
今松江老城人民北路东侧古为
白龙潭旧址，区域范围大致是东濒采
花泾，南临荷叶埭，西至西林塔，北达
放生池。白龙潭水，南通小清河，北
通二里泾，东出与城河合，潭广数
顷。入明之后，白龙潭虽被商民侵去
其半，然花晨月夕，箫鼓画船，岁时不
绝，仍为松郡
名胜之地。

白 龙 潭
古有“龙潭八
景”，引人入胜。八景是：月影潭心、西
林夕照、翠华旭日、远浦归帆、芦庵听
雨、大寺晚钟、堂荫遗碑、柳荫渔唱。每
逢端午节，百姓在白龙潭举行龙舟赛
事，总是把云水之龙的神态演绎得活龙
活现。民国时期，由于战火等原因，白
龙潭已无景可观；至松江解放时，仅存
一个大的水潭；此后，逐渐填筑，变成一
片平地。今白龙潭存世物证，为一方古
老的蟠龙图饰石刻，现立于松江六中校
园内。此外，中山二路“龙潭苑”小区名
称，保留着白龙潭久远的文化脉息。

清代之前，白龙潭八景中未见“三
龙桥”踪影。“三龙桥”（抱龙、登龙、护龙）
三座石拱桥，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这三
座石桥的兴建，据说是与康熙皇帝下江
南途中巡幸松江府有直接关系。

松郡“龙潭八景”虽美，但松江知
府和华亭、娄县令总觉得缺了些什
么。想来是缺了能博圣上欢心、以表
为臣忠心的景观景物。于是，有了在
白龙潭建造“三龙桥”的故事。

相传，得知康熙即将驾幸松江府
的消息后，三位大人先行游潭一圈，坐

定白龙潭畔的古亭子议事。在随行府
署师爷的建议下，三位大人玩了一回
心照不宣的文字游戏。三人同时在三
张纸上各写下心中所愿。结果，三人
不谋而合，都写出了一个“桥”字。

师爷猜字谜后笑曰：心有灵犀一
点 通 。 莫 非 是 要 建 造 一 座“ 连 心
桥”！松江知府呷了口清茶，笑而不
答，命师爷笔墨伺候，继续下一节目：
三人再各拟一桥名。

先是娄县令挥毫楷书三字，取桥名
谓之“抱龙
桥”；接下去
是华亭县令
出笔，取桥名

为“登龙桥”；末了，松江知府大笔一挥，
桥名豁然为“护龙桥”。师爷在一旁评说
桥名，称三座桥名各得其所，皆有忠君之
意。不过，知府大人棋高一着，桥名以护
主而显忠君之心，最为妥帖。

知府脸露悦色，当即拍定，在古
亭子三面筑 3 座与亭子隔水相望的

“龙”桥。潭东南北斜向的那座名叫
“抱龙桥”，潭西南北向的那座名叫
“登龙桥”。这两座龙桥相互对称，规
格、形态类同。松江知府取名的“护
龙桥”，位于潭滨东西向，建造规格比
华亭、娄县令取名的两座龙桥更高一
些。“护龙桥”宽3米，长逾6米，高度与
桥边民居的平房屋顶相齐。桥为条
石砌成，旁置石护栏；桥东西两边街
巷，东为潭东街，西为潭西街。

至于仅为博得龙颜一笑而建的
“三龙桥”，康熙帝游览之后，是否有
过训诫，当属“内部消息”，史书未记，
故，无从得知。但从后来拆平三桥，

“行人称便”的情形来看，知府、县令
调用民力，建造工程浩大的“三龙
桥”，委实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

2、清末望族及名人举要
前面所谓明代仕族后裔者，在

清末并非都是望族，有的只是属于
一般书香门第，但其中仍有一部分
通过科举而考取举人或进士及第，
从而维系了名门望族的称
号。清末也有一部分属于
新兴望族，均是由科举而进
入仕途，而且科名也不限于
一代，往往经数代努力方才
跻身望族之列。但清末的
形势已经不允许传统科举
制度继续下去了，积弱积贫
的中国已经使志士仁人认
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师
夷之长技”，中国才有复兴
的希望。甲午战争后，松江
有一个叫童树棠的诸生对
他的弟子说：“今后非闭关
自守之时，他日国家取士，
制艺必废，将博采西方学术
以补我之阙，尔等其识之。”
可见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
深入人心，中国封建社会
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中也包括封
建社会人才培养的核心制度的科
举考试。

光绪甲辰科（1904）科考是中国
历史上最后一次考试，自此以后，以
科举入仕作为望族产生和维系标尺
的制度正式寿终正寝。松江历史
上，最后一批科考进士是朱运新和
王廷材，他们参加了光绪二十四年
（1898）考试；最后一批举人是参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乡试的
杜炎和钱葆田。现在以科名为参照
简述清末望族。

1、王氏家族
清末王氏家族科名最盛的是王

春煦后裔。王春煦是乾隆四十年
（1775）进士，官至湖北宜昌府知府，
追赠道衔。因王春煦考中进士时列
为二甲第一名，称“传胪”，因此王春
煦以“王传胪”知名于时，本名反而不
显。其第宅至今仍有局部遗存，为华
亭老街三宅之一。清末王廷梁、王廷

材均其后裔。王廷梁，光绪十一
年（1885）举人。王廷材，廷梁弟，
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知识
广博，于经史、诗赋及骈散文都有
精深造诣，旁及舆地、天文历算等
经世致用学问。官户部员外郎，
充会典馆校对官，著有《达斋文
集》。王氏兄弟科名先后相继，在
清末也算是比较少见了。

2、姚氏家族
松江姚氏源远流长，支脉甚

多。清末姚光发家族其世为明
代仕族，有姚士慎其人为明朝进
士，曾任尚书。姚光发是道光二
十年（1840）进士，授翰林院庶吉
士，后任户部主事，不久归里，仕
宦不显。但姚光发对家乡各项
公益事业贡献颇多。姚回到松
江时，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之后，闾

里萧条，但当时郡县官为筹措建设费
用，决定增加田捐。姚认为战乱以
后，百姓穷困异常，不宜再加捐税，力
争之后，终于将田捐降至一半。姚还
由郡县官任以建仓积谷、整理育婴等
事务。曾主讲云间、求忠、景贤书院，
参与纂修《华亭县志》和《松江府续
志》。姚光发孙姚肇瀛，光绪十二年
（1876）进士，授刑部主事，可能他感
到当时不是奋发有为之时，于是也象
他的祖父一样早早离开了官场。姚
氏家族祖孙均为进士，在清末世家大
族中可谓绝无仅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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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望族有缘收藏 收藏快乐
——访许云琴先生

潘建平

许云琴先生出身於松江名门人家，
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传统教育，因此他
为人谦虚，处事谨慎。父辈们喜爱收
藏，他从小耳濡目染，在收藏方面见多
识广。从书画，钱币到瓷器，都在收藏
之列。藏品档次之高令人刮目相看。

说到收藏的心情和理念，许老师
来了劲头。他认为收藏要用平常心来
对待，藏品的拥有是喜欢和缘分。因
为收藏永无止境，而个人的力量，无论
是财力还是精力，都是有限的, 所以
在收藏过程中设立目标一定要切合实
际，不要醉心于赢利，否则会陷入泥
淖，可能会招来烦恼。对于藏品的拥
有，喜欢就好，不在于它的价值，比如
他有一枚明代“嘉靖重宝”一当十两的
古钱币，收藏过程十分“传奇”。他说，
十几年前的一天在医院就诊，配药处
看到一外地口音的病家为孩子取药，
因支付药费所带现金不够而遇到麻
烦。许老师当即解囊资助。受助者为
了答谢，从钥匙圈上解下这枚古钱酬
谢。许老师以“却之不恭，受之不愧”

的心情收下了。岁月的流逝，这枚古
钱的价值却渐渐彰显出来了。某拍卖
公司老总动员他上拍，许老师婉言谢
绝了。如今，许老师盼望能找到赠此
古钱的外地朋友，想将此古钱退还给
他……收藏是有缘分的。没有缘分
时，它与你擦肩而过，有缘分时，绕来
绕去，还是到你的手中。许老师家中
客厅挂有一幅乔木、杨正新、钱行健和
曹简楼四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合作的
巨幅画作，其中两位画家已经作古。
收藏此幅珍品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从
一位朋友处转让来的。当时书画市场
十分低迷，仅以万元价格得之。随着
时间的推移，此画越来越珍贵了，若以
画家名分与画幅尺码估价，此画升值
惊人。朋友夸他投资有眼力。许老师
却不以为然，买画初衷不因它今后升
值空间宽窄来考虑的，只爱此画很有
气韵，品位不俗。许老师说，画幅价格
能升多少已不重要。得到它，就是缘
分。享受情趣，才是收藏的真谛。

松江是上海之根，有着悠久的历

史，也有许多历史文物。前几年建设
高潮时，许老师在建筑工地检到两件
宝贝，一件是唐五代越窑划花粉盒，另
一件是唐代砖刻墓志铭，都有很大的
研究价值，许老师都无偿给了松江博
物馆。他说，这是地下文物，为我意外
所得，理应让有关部门去研究和展览，
比我藏在家里更有意义。

谈到收藏圈子，许老师颇有感
慨。他说，圈子里各路神仙都有，人品
形形色色。十几年前，朋友陪一位嘉
兴客人来访，此人自称蒲画研究者，正
在撰写蒲作英的学术论著，他看到许
老师收藏的蒲华墨竹四屏条，说是研
究的难得资料。许老师心想“宝剑赠
英雄”，就慷慨割爱于他。几年后，许
老师在一本拍卖图录上意外见到这四
幅蒲华墨竹，底价数十万人民币。想
不到“专家”研究是假，套利是真，明珠
暗投，令许老师心寒一时。

谈到藏品的去向，许老师说，收
藏只是一个过程，藏品不可能永远占
有。若儿孙喜欢，今后留几件给他
们。凡有文化价值的，将捐赠有关机
构。坚持不将藏品作为致富的筹
码。许老师就是用这样的心态来收
藏，所以收藏使他快乐，收藏使他越
来越年轻。

白龙潭与“三龙桥”
尹 军

1968 年底下乡，正赶上学大寨高
峰。关于大寨精神，周总理有过概括：
政治领先、思想挂帅的作风；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
的风格。落实到生产队，就具体多了，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大搞农田
格子化和大寨式评工。

我落户的生产大队有大片低洼荡
田，这年冬天开始“战天斗地学大寨，
誓叫山河重安排”。每天天蒙蒙亮就
起床，队长哨子一响，男男女女挑了扁
担畚箕，浩浩荡荡向荡田进发。各生
产小队的劳力都集中在数百亩的荡田
中，虽不能说千军万马，其阵势也确实
蔚为壮观。我刚下乡，闹不明白这场
战斗（当时的习惯称呼）到底要搞成什
么模样，只是跟着大家挑泥，日复一
日，从早到晚。

农田中原来有许多坟头，在平整
土地时全部被铲平。拆坟时，留下没
有烂尽的棺木、砌坟的砖头，有主的各
自拿回家，当柴火，砌猪圈；无主的就
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为我砌灶头，
围灶面需要方砖，用的就是拆坟砖。

虽说以前没有干过什么农活，但
我当时毕竟年轻，加上下乡前在家中
无事，天天和街坊邻居中的几个小弟
兄练身体，练得浑身是劲，就力气而
言，农民中比我厉害的不多，因此每天
挑担也不感到吃力。

到了 1969年春耕前，荡田改造完
成，所有的田块大小划一，平坦整齐；
大渠道、小垅沟纵横交叉，确实是旧貌
换新颜。为此，我充满激情地写了篇

广播稿，题目叫什么已记不真切，很快
就在公社广播站广播了，我很受鼓
舞。这大概是我弄文字的开始，以后
便“一发而不可收”。

下乡数月后，队里开评工会，当时
实行大寨式评工，即根据各人的政治
思想表现，劳动态度、能力和质量，确
定每个人的工分级别。男劳力最高为
十分，女劳力最高为八分。先评出最
高得分的劳力，作为标兵，其他劳力自
报互评，但成年男劳力大多可享受十
分的待遇，少数病弱者也只是象征性
地减少为九分七八，其差别真可以忽
略不计。轮到评我时，会上起了争论，
有的说我是“白脚爪”，应该是学徒待
遇，最多评七八分；有的说我“力气蛮
大”，在荡田里挑泥不偷懒，可以评十
分。争来争去，最后还是队长拍板，评
了个九分五。按规定，评工会应该每
月召开一次，但队长怕麻烦，有时半
年，有时一年才评一次，其他生产队也
是如此，无非是求个太平。

为了营造学大寨的气氛，当时流
行满村满墙写标语。大队支部书记
看我写美术字还有两下子，便将写标
语的任务派给了我。没有钱买油漆，
就用镬煤或石灰化了水替代。墙上
写得差不多了，书记让我到小学教室
的屋顶上也写上一条。我没有上房
的经验，提了石灰桶，以扫帚当笔，战
战兢兢上了屋顶，待写好农业学大寨
五个大字，已踩坏了好几块瓦。后来
漏雨，学生上课时不得安生，我真该
说声“罪过”。

学大寨
欧 粤

松江府：元至元十四
年升华亭为县，次年改华
亭为松江府。篆刻：盛兰军

“松江知府明日来”，这是一句古
老的松江话。这句话最初流传于苏
松之间，后来却传播甚广甚远；这句
话最初是村野坊间的俚谚，后来却成
了富含哲理的名言；这句话最初宣泄
的是嘲讽和不满，后来却寄寓了百姓
们由衷的敬佩和期盼。

《明史·赵豫传》记，宣德年间，赵
豫为松江知府。走马上任之初，了解
到松江“民俗多讼”，人们为了一些鸡
毛蒜皮的小事，动不动就兴师动众对
簿公堂，不利社会和谐，于是决心根

而除之。不过，赵豫处理民间纠纷，
却有自己的独特方式，每逢讼者至，
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各位先消消
气，明日再来。”这千篇一律的话不知
重复说了多少次，于是人们便给赵知
府起了个绰号叫“明日来”，还编了一
句“松江知府明日来”的顺口溜嘲笑
他。但渐渐地，人们发觉，松江人争
讼打官司的风气淡化了。因为凡是
气冲冲来衙门告状的人，多是一时忿
激，让他“明日再来”，结果是“讼者逾
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

赵豫“明日来”的这一高招，不仅使宣
德、正统年间的松江地区在移风易俗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实践证明
是一条成功的司法经验。

据《上海通志》所记，赵豫知松江
府期间，择良家子弟为吏，训以礼
法。均徭节费，裁减一半吏员。奏减
苏松官田重租，所辖华亭、上海两县，
减去十之二三。断狱以律令为准，以
情理为衷，谢绝请托。正统中，九载
考绩，5000 余名乡民列其政绩，要求
留任。在松 15 年，清静如一日。去
任之日，老幼攀辕，请求留一鞋作为
纪念。松江人民的心里，衷心地期盼
这位德高望重的知府明日来，明日再
来……

松江知府明日来
盛济民


